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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 亡 数 字

杰斯 瑞 皮特恩

电话铃声把罗毕欧局长从睡梦中惊醒。他睁开睡意蒙眬的双眼

瞅了瞅时间，不情愿地拿起了话筒，原来是马文警官。局长好久没

有听到马文这么急促的声音了。局长说了一声“好吧！”就挂断了电

话 。

“谁呀？”睡梦中的局长夫人问道。

“马文！又发生火灾了。”局长随即穿上了裤子

“这几个周以来一直有人在梅恩区放火。看在上帝的份儿上，这

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他自己就不能查清楚吗？偏要在深夜惊醒我

们。”

“这次不像你所说的。”

“为什么？”

“因为这是深夜，据马文说是谋杀。”

草棚的左边是一个能通向波尔顿街的小巷。波尔顿街是梅恩区

较为热闹的一条大街。局长到达现场时发现一辆大消防车从小巷中

驶出，车后一片狼籍。马文的车停在小巷中，车灯频闪。马文倚在

车旁，脸上带着疑虑，好像担心死灰会随时复燃似的。罗毕欧局长

的出现使他从沉思中觉醒，看见局长走向废墟，赶紧跟了过去。

那个旧草棚简直是一片混乱，惟一剩下的一堵墙还像个小山一

样挺立着。在马文的手电灯光下，用塑料纸盖住了的尸体在两个空

的，烧掉一半的箱子之间清楚地展现出来。

“我们并没有立刻发现他。”马文好像无所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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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谁？”局长用钥匙把塑料袋拉开，在看到因烧焦而变形的

尸体后退后了几步。

“萨利，局长，萨利 维托里奥。可怜的家伙，他已经面目全非

了。但是你看看这儿，”他把塑料纸往下拉了拉：“这是个支架，部

件烧得一塌糊涂。”

“萨利特尔 维托里奥是一个吸毒成瘾的乞丐，也以哲学家和政

治活动家为兼职，而且是一个带着支架的台球专家。支架的零件像

融化的蜡烛镶在腿上，人们常可以在街上看到他。但从今以后再也

见不到他了。”

“什么凶器？”

“没有明显的迹象，可能已被杀手带走了，也可能是木质的，已

经烧毁了。”

“摄影师呢？”

“来过又走了。”

局长低头看了看尸体，“你凭什么推断是谋杀？也可能是他进草

棚小睡一会儿，纵火者是无意伤人。”

不可能。”马文固执地说：“是谋杀，他的头部有被击打过的痕

迹。”

的确如此。进一步调查表明，萨利的颅骨右侧被击打过，伤口

不堪入目，满是灰烬。

局长开始充分发挥他的想像力，设想萨利被一个惯用右手的人

从背后袭击后，滚入两个箱子之间，脸朝上。

“你怎么认为？局长？纵火者正在作案，恰巧被萨利撞见，所以

纵火者被迫对他下毒手吗？”

“很有可能。”局长不想胡乱猜疑“，我们找找看，这儿是否有火

柴盒。”

马文摇了摇头说：“目前还没发现。天太黑了，我们明天再找

吧！”

罗毕欧之所以想要找火柴盒，是因为在前几次纵火事件后，每

次都会发现火柴盒，上面还有一些难以辩认的标记。局长并没有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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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信息透露给媒体，他和马文在想同一个问题。如果现场没有火

柴盒，就表明这次纵火事件与前几次没有关联。

“围观者呢？谁在场？”围观者已经随着消防车的离开而解散了。

“一小群，局长。很正常，在我意料之中。”

两辆车直驶向小巷，灯光四射，一辆是救护车，没有鸣笛，也

不像马文的车那样灯光暗淡。还有一辆黄色消防车，似乎全世界的

消防车都缺少红色。

巴尼斯局长拿着手电筒下车去侦察，罗毕欧局长走过去和他搭

话。

他是一个整洁，瘦而结实的人，留有小胡子，别有一番军人的

“风范”。

他看到尸体后，用严厉的口吻问道：“他是谁？”当巴尼斯知道

受害者的姓名后，他玩世不恭地吸了口气。他一直被这一连串抓不

到罪犯的纵火事件而困扰着，而这一事件更是雪上加霜！

“我建议你找个专人调查此案，缉拿罪犯。”

“我们找不到。”罗毕欧平静地说。

“找不到什么？”巴尼斯疑惑地问。

“我们是想找个专人，可这几天局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到哪儿找

人呢？”

巴尼斯端量了一会儿罗毕欧，然后他转向废墟，“是的，问题就

在这儿。但是你要知道不仅仅你一个人处于困境。在此之前，我刚

刚被迫解雇了两个消防员。跟你说，我们消防局就像军队，只有遇

到麻烦时，人们才会赏识我们，并且希望我们创造奇迹。”

“不只是你们消防局像军队。”罗毕欧说“：还有我们警察局。”

“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雇佣人手。我明天要去‘方法与措施协

会’向他们汇报这一暴乱。我已把车开回了局里，但我不愿花三千

美元去修理它，所以我也不能用这辆车。我向他们抱怨时，你知道

他们是怎样答复我的吗？他们说‘巴尼斯，只要你承认没有让别人

用过这辆车，就该修理它。

罗毕欧逗留了很长时间，他看着尸体被包装好。尸体将送往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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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馆，放入冷藏室中等待鉴定。然后巴尼斯局长回家就寝了。马文

和罗毕欧在人员缺乏的问题上互吐苦水。

第二天早晨，罗毕欧很早就来到办公室，他泡了一杯咖啡，桌

上只留下了纵火事件的红色文件夹。他的秘书最近打算把不同的文

件放在不同颜色的文件夹中，她说这样便于寻找。局长知道她这样

做的目的是为了使他不至于丢失文件。

前几次以为火灾是骗局的可能性很快被推翻了。这几场火灾显

然是故意纵火，并且没有试图伪装成意外事故的迹象。毫无疑问凶

手用了催化剂：在第一次火灾中发现了一些没有完全化为灰烬的偷

工减料的瓶子。从那以后，几乎有七次迹象相似的火灾，最后都暗

示了火灾的情形。每一个火柴盒上都写有一组神秘的模糊不清的数

字，局长为此感到很疑惑。他想知道那些数字是真的有什么含义，

还是为了误导和迷惑办案人员的办案进程。他真希望快点儿逮捕这

个罪犯，希望他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前七次火灾，算入昨晚那次是八次。除了昨晚那次，前七次的

共同特征是都留有火柴盒。

证据大部分收集在棕色马尼拉档案袋中，信封中分别收集了每

次火灾的现场照片。罗毕欧拿出了信封，抽出了火柴盒。几个火柴

盒表面都已经模糊不清了，上面也没有有益于破案的手印，就好像

被人精心擦过，似乎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但是局长确信在火柴

盒上一定会有所发现的。他把火柴盒排成一行，每个火柴盒上仅有

是蜷缩在一起和 两个数字。 的，尾用铅笔写成的 巴很短， 是

向右倾斜的。他又重新审查了这个火柴盒上的数字，得出的结果

正在这时，马文和克 韦布来到了办公室，他们俩的视线劳迪娅

都落在了局长那冒着热气的咖啡壶上。他们拿起咖啡杯，站在局长

身后，好奇地窥视他。

马文说：“啊！数字又成了目标了。你在睡梦中破解它们了吗？”

“睡觉？你要记得是你吵醒我的。”罗毕欧放下笔“。我觉得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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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迹象。”

“我发现了”，马文说“：这家伙是个神经病，他在耍我们。”

“他这样做是不想被捕。”

“没有人希望被捕。”马文移动了杯子，桌上留下了一串水珠，

“况且是个精神病。”

“所以”，克劳迪娅正玩着局长的新电脑，冷淡地说“：这个人是

个精神失常的怪人，马文，你真是太聪明了。”

长得酷似唐 诺兹的马文窘得满脸通红：“是的，这些对我来说

显而易见，仅此而已。”

“但对我来说什么也不明显。”局长皱着眉头说“：特别是这些数

字的含义。”

听着局长的话，马文一杯咖啡已灌下肚：“有可能是电话号码。”

和 会使你浮想联翩，但不可能是一个地区密码或一个交易

所，因为它后面没有足够的数字。”

“你最好不要尝试。”

局长叹了口气，按了免提按钮，电话里传出了“嗡嗡”的声音。

“马文，去拨号码。”

马文犹豫了一会儿：“会不会太贵？如果电话接通香港地区怎么

办？”

“如果真是那样，那也很不错。我们可以跟金融委员会说那个纵

别说是杀人犯，是中国人火者 。”

“你在开玩笑，局长，我是认真的。”

面带窘态，马文拨了号码。他仅拨到了一半，就传来了电话录

音：“对不起，您拨的 ”局长切断了号码不能接通对方，请确定

电话“，这个想法到此结束。”

当马文闷闷不乐时，克劳迪娅又提出了一个建议。

“也许你可以通过电脑发现数字的含义。”她盯着电脑：“那样，

镇上的人就不会反对你买这台电脑了，你要证明它是物有所值。”

“他们为我的研讨会更加心烦意乱。”持续了三天的研讨会简直

是太浪费时间。那些犯罪学的课程，事实上，是一窍不通。罗毕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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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大部分课程如飞镖一般抛到脑后，他站起身说：“我得出去一趟。”

“那么我要回去睡觉了。”马文说。

“你为什么不仿照电影里警察的做法？”克劳迪娅说。

“他们怎么做？”局长问。

“请教一个专家，听听专家的意见。”

“梅恩区对数字密码有研究的专家真是罕见。”

“在那个城市他们请教了一位大学教授，在这儿，你也许可以尝

试去请教一位教师，我并不太清楚。”她马上转移了话题：“你外出

时，我可以用一下你的新电脑吗？”

“你也有电脑呀。”

“但是，这台好一些。”

指什么，”马文冷笑道：“因为这台电脑的屏幕大一点，你可

以多玩些娱乐游戏吗？”当他看见克劳迪娅 韦布拿着红色文件夹气

势汹汹地朝他奔来时，他赶紧低下了头。

局长停下来环视了废墟现场。看着这个丑陋的，寂寞的废墟时，

他遐想着城市中发生了同样的事：侦察队彻底搜索这些灰烬，一个

小巡逻队也挨家挨户去调查。镇上的人会把这一切编入预算。花三

天的时间去训练这些侦察队，这样他们会认为是城镇经济的浪费，

并且认为是局长一手造成的。

他弓着腰仔细地检查，以期寻找到有用的线索，特别是火柴盒。

经过三次搜索，仍没有发现火柴盒的踪迹，难道这意味着这场火灾

与其他几场没有联系吗？还是被纵火者的靴子无意带走了？

他的脖子正受着痛苦的折磨，这才使他意识到当地的商店已经

开始营业了。他离开了小巷，驶向本尼的台球室，希望能够打听到

萨利昨天的行踪。

在台球室门口，他差点与一个匆忙从自动门冲出的胖子相撞。

她也是个台球高手，叫萨 奥克莉，但是有人喜欢叫她安妮。因曼沙

为她打台球时，非常地投入，还有些人因她的大屁股喜欢叫她安妮。

安妮应该知道萨利昨天一直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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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见罗毕欧后，脸色变得异常苍白。

“我什么也没做。”她断然宣称。

“我没说你做过什么。”罗毕欧说：“听着，安妮，如果你不介

意，我想问你几个问题行吗？”

意识到他不会逮捕她，还没等局长提问，她已急急忙忙走开了。

局长不满地咕噜着进了台球室。

球室里摆放着六张桌子，前面有四张八英尺的，后面有两张十

二英尺的。局长坐在台球桌旁，感到无比的舒服自在：看着那些人

打球，就好像是用牙签戳起泥弹球扔进足球场，那么轻而易举。

此刻，这里并没有真正的高手，只有一些技术不高的家伙，比

如威尔摩和皮特，他们正在争议轮到谁往孔里投钱使指示灯亮。

“早上好，小伙子们。”局长看了看台球桌，“现在弹粉红球很

好，轮到谁了？”

“我的。”皮特吼道。

“弧线球？难道你想打粉红球吗？”

“好的，他打弧线球，很好。”威尔摩 盖茨满意地说：“这就是

他延长放钱时间的原因，给他时间考虑。”

“为什么我不把所有的钱放进去？”皮特吼道，“我很愿意这么

做，至少我已经有了保障了。”

“我也是。”威尔摩说。他用拳头敲打着台球桌，好像这样做指

示灯就能亮，他们就可以解决矛盾似的。

维托里奥了吗？或者“你们昨晚在这儿看见萨利 说，跟他交谈

了吗？”局长盯着他俩问道。

“是的，他在这儿。”皮特不情愿地把一枚硬币放入收费表中，

拧上了按钮。光线很好，他弯下腰瞄准了对面的围杆，希望弹回时

能够击中红球。“他向威尔摩挑战十美元，并且他让了威尔摩一百

分，用左手击球。”

“他答应了吗？”局长问道。

皮特冷嘲热讽地说：“你在开玩笑吗？威尔摩不会用十美元和萨

利打的，除非萨利的另一条腿也瘸了，两只胳膊断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 10 页

“我也没看见你挺身而出呀。”威尔摩讽刺地说“，好了，快击！

你在等指示灯灭吗？”

皮特眯缝着眼瞄准离围栏很远的红球，瞄得很准，但是力量太

小，只差一英尺就触到红球了。

威尔摩偷偷地笑了：“我应该再用点力，那四分就是我的了。”

他在记分板上加上四分。

“嘿！”皮特厉声道“，我想从我的分数中扣掉那四分。”

“是的，但是这样你赢的机会更大。”

皮特疑惑地皱起眉头说“：是这样吗，局长？”

局长不想介入他俩之间的争论，他确信在犯罪现场留下密码的

肯定不是这两个“数学巨匠”。

“萨利和安妮是大约十一点钟离开的。”皮特又瞄准了目标。局

长此刻感觉这两个家伙消息真的很灵通。皮特说：“萨利太惨了，他

不应该死在那种地方。”

“那就是所发生的一切吗？”

“还能有什么？上帝在捉弄他。”当威尔摩击进边网里一个球时，

皮特退缩了“，我是说，考虑到他对那些火灾那么感兴趣。”

“那是真的吗？”

“啊呀！”皮特很困苦，因为威尔摩击中了一个黑球，又得了七

分，“别高兴得太早，威尔摩，你很快就会露出马脚的。”他转向罗

毕欧：“他不仅仅是感兴趣。当听到鸣笛时，他会一瘸一拐地出去观

看消防车。”他冷冷地看着局长“，他对那些火灾有想法。”

威尔摩的白球掉进了角袋中。“哈！”皮特喊道，“你又丢了四

分，皮特。”

“对呀！否则你可以得到一个更高的分了。”

皮特看上去很困惑，“刚才我要减分时，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他摇了摇头“：我想，你耍诈了，威尔摩。”

“什么看法？”局长追问。皮特正集中精力注意威尔摩，他已陷

入混乱“：什么想法，皮特？”

“我没注意，他对一切事情都有想法 ‘纵火者下一个目。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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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会是台球室’，他用那双大眼睛瞪着我说：‘不，数字不对’。”

“他是这么告诉你的吗？”

“是的，还有一个数字不对”皮特走向威尔摩。威尔摩刚从自

减去四分。他拿去手中的己的分数上 粉笔：“我想我应加上我应得的

那些分。”意识到威尔摩的分数又会升高，他犹豫地说：“等一下，

那怎么行？”

局长离开了这深仇大恨的一对。他们和他一样对数字一窍不通，

他们都应该去请教一个数字专家，就像克劳迪娅所说的，去请教一

位教师。

在耐特丽学校的大厅里，他透过教室门玻璃看到了玛格丽特 蔡

斯，他不想走进教室。因为当学生看到自己的老师被警官审问时，

上帝知道他们会散布什么谣言。老师找了个借口焦虑地来到大厅。

“有什么事吗？罗毕欧局长？”

“不，我只是需要你的帮助，仅此而已。”

“我的帮助？”

“是的。听说你是搞数学的，”他把那 和 拿给她看“，我一组

觉得这是密码，我想知道你的想法。”

“只用了两个数字，那表明是二进位记数法。”

“二进位记数法？”

“通常我们都是用十进位记数法，但还有一种只用两个数码描绘

数值的方法。它只用两个数码表示所有的数码，这是电脑处理数字

和的方法，但我从来没有见过用 表达数值的方法。”她摇了摇头，

把密 斯考茨基，码交给了局长，“你最好去请教数学专家，比如戴维

他退休了，你可以到办公室去打听一下他的住址。”

罗毕欧听说过斯考茨基，这个老师几年前到过这个城镇。他能

解决繁琐问题，诸如他能说出圆周率后无限位小数，他的事迹在同

学中广为流传。

他不得不开车去斯考茨基家，一个缀满花的平房，门前停放着

一辆运货车，车前有个割草机，旁边有个汽油罐。他看见一个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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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浓密白发的瘦老头正在后院松土施肥，他正是斯考茨基。

他似乎为被别人打扰而恼怒，但当他听说要解决一个数学难题

时，双眼却变得炯炯有神。

“退休后感觉如何？”局长健谈地问。顺便四周扫视了这个公园

式花园，这时他又想起了自己反复思考的问题：他自己也快退休了。

“非常好，这是我一生走得最棒的一步。起初我很不情愿，所以

又留任了三十年，但简的去世使我觉得教书索然无味。已经有许多

本身对教书不感兴趣的老师了，我不想加入到他们的行列，所以我

放弃了。”他打量着那些数字“，这是什么，看上去很有趣。”

“我不知道，对我来说，只 和是些数字，一连串的
“　　　　

”斯考茨基眯着眼看了看那些数字， 很好！很“你说是

好！你可以告诉我一些与此相关的事情吗？”

局长极不愿意解释，因为他只是怀疑这是密码，所以他不想说

得太多。

“与昨晚那场火灾有关是吧？那个老家伙死在那儿？也可能与所

有的火灾都有关吧？”

局长没有回答。

“按此推理没有多大成效。”斯考茨基说“：毕竟这周围罪犯不是

很多。”意识到他不能立即给罗毕欧一个合理的解释，他把纸放下

说“：太难了。”

“那么你帮不了我了？”

“我没说过。”

“你需要一些时间吗？”
，“把这张纸留下吧。”

局长点点头，“好吧，但我请求你不要给别人看。”

“当然，我想你已经知道我的电话号码了。”他的声音有些变化，

好像在憎恨这一事实。

“明天打电话给我。”

“很抱歉让你研究这种数字。”

“没关系，但是如果它是关于火灾的，你要让我知道，那样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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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动力，因为我的妻子就死于火灾，我猜你已经知道了。”

罗毕欧并不知道此事，但他点点头，然后离开了斯考茨基的家，

好让他仔细研究谜底。

局长走后，斯考茨基又看了看数字： 和 很好！很好！。”脸

上露出了笑容，肩膀也随着节拍前后抖动着。

“最近你的胃怎样？少喝咖啡了吗？”罗毕欧夫人放到他面前一

杯热气腾腾的汤，扔进了一个勺子，局长皱起鼻子。

“我很好。这是什么？”

“当然是汤了，你以为是什么？”

“怎么用一次性的杯子盛呢？”

“用它比用碟子方便多了。”

局长无精打采地用勺子拨弄着这热气腾腾的汤：“买罐头更方

便，”他闷闷不乐地说“：免去了煮汤的麻烦。”

“煮饭太浪费能量了，而且还得为脏碟子受累。”

“热汤能耗费你多少能量呀？”

“很多千卡。我在纽约时报上看过报道：一天内煮饭和洗刷所消

耗的能量能够送宇宙飞船上月球。现在你之所以用这个一次性杯子，

就是为了节省能量，喝完后，把杯子一扔，不用洗刷。现在尝一尝

汤吧。”

“宇宙飞船现在还没有登上月球，这儿还有碟子和勺子。”

“不要担心这个勺子，我会刷这些勺子，让俄国舰队去刷那些碗

和壶。”

“那也是在杂志上看的吗？”

“快尝一尝汤吧。”

局长尝了尝汤，他很喜欢“，味道不是很差。”

“你会习以为常的，”她坐到他身旁“：今天还好吗？”

“还行。但是那些火柴盒一直是个谜，我想知道它们的含义，我

斯考茨基。我希望他见过一个退休的数学老师戴维 能帮上我的忙，

他提起了他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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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于火灾。”

“你知道？我怎么不知道？”

“那是因为你根本不关心别人，除非你调查他们。”

“我没有调查别人。”

“好，随你怎么说。这不就像你发出一个严肃的请柬：亲爱的罪

犯，请参加神圣的警局召开的接待会。当然，那是不可能的。你只

有调查别人，才能逮捕罪犯。”

“好吧，我承认我做过此事，但你把我说得像疯狗一样。”他吸

了一小口气“：无论如何，只要他能破解谜底，什么都无所谓。”

“听说在学校期间他写了一本数学书，我希望他能理解 和 的

真正含义。”

“你是说他是个教授？”

“演讲家之类的人物。但听说如果他能留在学校的话，他会成为

一名教授的。”

“那么，他为什么不呢？”

“谁知道呀？”

罗毕欧夫人用瓷杯盛了杯茶，因此他可以不用一次性的杯子了。

他为众所周知之事而自己却一无所知而烦恼，他愤怒地说：“我想，

我不如你知道得多，是因为我没有听到那些闲言碎语。”

“你想听到那些消息的话，你首先要传出消息。”罗毕欧夫人说：

“这是一个互相的活动。”她正在擦桌子。他不得不把杯子举在半空。

“我是在询问问题。”

“那不一样，别人会生气的。”

他换了一个话题。

“斯考茨基的妻子怎样？那场火灾是怎样发生的？我怎么不记得

听说过？”

“我确信你听说过，但由于是发生在里沃顿，不是本地，所以你

忘记了。他去参加电脑研讨会了。”她表现出了愤怒的神色，“他妻

子当时正在车库，周围有许多易燃的东西，听说当她点燃煤气时，

‘砰’的一声就爆炸了。”这一切她都是在公司听兰兹姆斯夫人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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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她和斯考茨基家是邻居。

她走进厨房去洗抹布，提高了嗓门接着说：“你算是找对人了。

如果他们都不能破解 和 还 和是 的那些数字，那么就没有人能

帮你了。”

“什么？”

“什么什么？”

他是想问她为什么能把 扯进来，他这才意识到，如果把火柴

盒颠倒一下，就 和是

他站起身“：我必须回办公室。”

“你还没喝完茶呢。”

“晚饭前我会多喝一杯的，顺便问一下，晚饭吃什么？”

“烤肉。”

“你不怕弄脏盘子吗？”

“不，事实上我想用袋子煮饭。”

“用袋子？”他吃惊地看着她，然后转身说“：不用说了，我不想

听。”

当他回到办公室时，可劳迪娅 韦布正坐在电脑旁。他说出了自

己一路上的想法：“我更加确信，每次纵火者在放火后，都给我们留

下了明确的线索。”

“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想证明他比我们精明。”

“他一直都比我们精明。”

“我们再仔细研究一下。”他站在桌旁俯视火柴盒“：每次的标记

不同， ’的签名。”所以不可能是佐罗简写‘

“佐罗？局长，你需要休息了。无论如何，本地只有两个确切地

’，一个址的号码有一个‘ 地址的号码有‘ ”

“现在我可以单独呆一会儿吗？”

她把文件存盘后，彬彬有礼地离开了房间。

“顺便说一下，验尸官寄来了包裹，我想是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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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站在门口，一脸不愉快的神情，“如果是密码，那么可能是西

班牙语。”

“西班牙语，怎么可能是西班牙语呢？”

“局长，众所周知，佐罗是西班牙人。”

她走后，局长偷偷地乐了，讽刺地咕噜到：“他不是西班牙人，

而是墨西哥人。”

克劳迪娅去吃午饭了，整个屋子鸦雀无声。罗毕欧局长给自己

倒了杯咖啡，最后倒入了烟灰缸中。他坐下来打开了包裹，里面是

死者的个人财产。萨利在竞赛中获得的已融化成小水滴的胸章，一

些零钱 七角五分，两铸币，一便士，还有一个表，一个塑料袋

里装有几盎司的烟草。惟有那个支架没有寄给罗毕欧，因为放不到

包裹中去。

他先检查了钱包。扫兴的是，钱包里只有一张五美元的账单，

六十分的零钱，两张卡：一是安全卡，一是过期的驾驶证。

最后他摇了摇信封，却有意外的发现。火柴盒从信枫里掉了出

来，相关报告说明，是在萨利右口袋里发现的。因此，萨利无意中

发现了纵火者的设想也推翻了，可能是他在被击倒前就一直装着火

柴盒，也许是凶手故意栽赃给他的，也许他和凶手是同伙。

局长精心推测。实际上是火柴盒的一面，只是把火柴的封盖的

面撕了下来，数字是模糊不清的，你几乎分不清横和竖：

和 。蔡斯和 和 ，或者像罗毕欧夫人所 夫说的 人说可能会

是二进位计数法。他以前在哪听说过同样的表述。

他绞尽脑汁，但最终并无结果。

看上去很奇怪，出奇的短这些 ，出奇的胖。他聚精会神地研

究着 ，会较为清晰的一组数字。他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不是

不会是

他恍然大悟，他感觉以前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尽管现在已经模

糊了。他拖出工作簿，笨拙地打开后，便焦急地搜索。

有一章 基数 电脑数字”他看到：名为“二进位数码

，“数字电脑只用 和 那么他怎样处理每个数值呢？把它们转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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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含 和有 和密码”。看到这儿，局长用眼环视了这个令人窒息的

房间，然后他认真地看了下去：“从右到左，第一个位置是 ，数值

。第二个位置就是 是 ，数值就是 ，第三个位置就是 ，然后是

等等。如果这个位置是 ，说明有这个数值。如果是 ，说明

没有，然后把所有的数值加起来⋯⋯”

局长看了一眼火柴盒，第一次火灾后留下的火柴盒，密码是

他改为 。他从右 ， 和没 有到左有 ，然后有

没 和，最后有有 ，总和是

街旁的那幢大楼就是第二次火灾的地点。

他又惊又喜地捶着桌子。

他改了一组又一组，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每一组数字都指明

了下一个火灾的地址，改变最后一组，得出的地址是萨利遇害之地。

现在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驱使他去查看今天刚邮来的那个火柴盒，

尽管已模糊不清，而且很难辨认 ，根本就没有小尾巴，数字是

，得出总和是 是什么？并不表示街道，纵火，但 者并

没有泄露线索。

但所有的火灾都发生 号大楼，在市中心。他将会查访每一座

寻找确切目标。

他发现了一个面包房，停车场，变电所和四所房子，但周围都

没有草棚之类的东西。他发动汽车，茫然地看着最后一个地址，拉

伏尼尔路五十二号。

是消防局。

消防局是黄砖大厦，有三个车库，一个二十年代建的观望塔在

房顶，整幢楼在树阴下，它打破了以往的建筑风格。在后面，他没

有发现草棚，只有一个大的停车场。

他进入了消防局。巴尼斯局长正在脸盆旁刷牙，他向罗毕欧点

头致意，漱了口，把牙刷放在一边，“牙是不能不刷的，”他说。他

的文雅的刮胡刀发出夺目的光芒，“有什么事吗？抓到凶手了吗？”

罗毕欧言简意赅地说明了他的来意，是因为他发现了奥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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